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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打开清华向中国核试验基地
人才输送的大门

○周新嵩（1964 工物）

2013 年，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迎

来了建所五十周年的庆典。在五十年中，

清华人为基地的建设与壮大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近日，应校友总会钱锡康老师之邀

叙谈了一些在基地清华校友的情况。在这

五十年中，我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承担了基

地与母校的联络工作，可以说在此期间，

我为核基地敲开了清华人才资源的大门，

又为清华占领了核基地人才使用的平台。

从清华园到戈壁滩

1958 年我从上海速中（现上海交大

附中）保送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两年后

转入工程物理系 210 － 1 核电子学专业，

1964 年毕业。

在校学习期间，我曾担任过无线电系

体协副主席（主席是胡大炘），校学生会

生活部副部长和国防体育摩托运动队队

长。在担任摩托队长期间，我曾多次驾车

与队友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进行越野训练，

每次都仿佛看到圆明园熊熊的烈火在燃

烧。从此，促使我萌发出一个念头：我一

定要投身国防报效国家！绝不能让英法联

军的暴行再在祖国母亲怀抱中重演！因

此，大学毕业时，我婉拒了何介人同志让

我留校任教的好意，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国

防单位去从事国防科研事业。因而，毕业

分配中我只选了“国防科委（即现总装备

部）”一个志愿，其他志愿栏都是“服从

分配”。

1964 年是核基地大量接收科技干部

的第二年，当年我和各系毕业生有 30 多

人一起分到了 21 所（即中国核试验基地

研究所），记得工物系有 6 人是：梁昌靖、

马新泰、马占波、张延龄、刘旭东和我。

其他系还有王心正、王力殊、李艳茂……

我们一起到了通县保安胡同一号，这是当

年袁世凯屯兵小站的“八卦粮仓”。这就

是初创时的核基地研究所，在这里我们进

行了三个月军训，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

的转变。

周新嵩学长在母校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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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的特大新闻传到了通县军

营，大院里一片欢腾，我们激动得热泪盈

眶。直到这时我们才得知，原来 21 所就

是直接从事核试验研究的研究所。我为能

参加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感到无比的骄

傲和自豪。

我是学实验核物理专业的。1965 年，

参加“四清”后，所里把我分配到陆祖荫

主任和杨裕生副主任领导下的第三研究室

放化分析组搞核物理测量。该室当年正在

和中科院原子能所（401 所）协作，我们

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核爆炸样品的放化分析

技术，并参加核试验任务。我就在北京的

401 所与新疆核试验基地来回跑。“文革”

开始后，北京的政治生活受到干扰，1967

年国防科委下令21所全部搬迁到了新疆。

之后我曾先后参加了 1965 年 5 月 14 日第

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试验，1966 年 10 月

27 日第一次核导弹试验，1967 年 6 月 17

日第一次氢弹空投试验，1969 年 9 月 23

日地下平洞核试验。

“文革”继续发展，风云突变，一场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突然改变了 21 所

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69

年 11 月，军宣队一纸命令宣布：“周新嵩

等 252 名军人退出现役，复员地方工作”。

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就以“莫须有”的

罪名被部队处理了，复员到了北京，在一

个街道小厂当了一名二级工。

在那史无前列的特殊年代，政治生命

高于肉体生命。尽管戈壁滩的环境和生活

是那么艰苦，但是核基地的广大科技人员

宁愿吃苦，也不愿选择离开。事后我了解

到，在从事“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中蒙

冤者何止数百人呐，包括九院在内全国有

成千上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场悲剧！对那

些年的不公平待遇，我耿耿于怀。我一个

童工出身的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光荣参军

入伍的，但却莫明其妙地被部队清理出来，

灰溜溜地回到地方上，觉得是不光彩的事。

我一直在渴望有还我公道、还我光荣、还

我军人身份的那一天。

重返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曾被打

倒的张爱萍上将重新当上了国防科委主

任。由于“文革”，科研人员十年断代的

情况，基地突出的矛盾是人才匮乏。他上

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为在

“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他

重新工作后，首先就来到了新疆核试验基

地，看望科技干部，并十分动情地对基地

干部说：“我们要把那些被赶走的同志请

回来！”周新嵩学长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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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再次向我敞开了幸运之门。杨裕

生主任、钱绍钧副主任动员我重返部队，

所里很多同志也都热情地欢迎我回去。此

时我在北京的工厂已干了 9 个年头，当时

我所在的电视配件三厂已内定我为厂长兼

总工程师的人选。但是部队又像磁石一样

吸引着我，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去！

当时基地研究所拟定了一个回收科技

干部的 80 人名单，而最后真正落实归队

的只有七个人。不少人对我的二次入伍很

不理解：“老周，你是不是疯了？部队给

了你什么好处？”“老周，你放着技术科

长不当，放着日本松下公司的考察不去，

还扔掉了金不换的北京户口，图什么呀？”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认为自己在地

方上搞产品生产和技术管理远没有搞尖端

武器、增强国防实力重要；其次是自己的

专业对口，学有所用，

那里才是最需要我的地

方，我必须珍惜这次机

会。但是地方单位并不

想让我就这样走了，他

们用“集体所有制生产

也是党的事业”等大帽

子来压我。另外我也意

识到回部队去搞国防，

也是一个军人的无上荣

誉，我不能就这样被扫

地出门。我爱人也给了

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她宁可承担起独自照看

两个孩子生活的困难，

全力支持我归队，实现

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因

此，我同意了部队商调

函的条件，服从祖国的需要，回到核试验

场去，再为国防事业立新功。

经原单位上报国防科委后，经军委主

席邓小平批准，我如愿以偿得以二次入伍。

1979 年初，我又回到了蘑菇云升起的那

一片热土，仍然是承担放化分析任务，直

到 1994 年提前病退为止。

打开清华向 21 所输送人才的大门

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残酷迫

害科技干部，加上大学十年停课造成了人

才的断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科技干部

匮乏的现象，艰苦边疆部队更是严重。80

年代初，尚属计划分配，21 所还能分到

几个毕业生，1983 年后，国家对毕业生

分配工作进行改革试点，开始实行双向选

择，就没有人愿意到艰苦的戈壁荒原去了。

1994 年 10 月，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30 周年，学校
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21 基地部分校友返校与学校部分同志合影。
左起刘国治、董福禄、王晶宇、范如玉、叶立润、陈希、陈达、周
新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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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试验马兰基地自开创以来就是清华

学子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几十年来一批又

一批的清华学子来到基地建功立业。基地

初创时作为技术骨干调入的就有：孙瑞蕃

（1943，西南联大，航空）、董寿莘（1940

航空，已故）、陆祖荫（1946 物理，已

故），而解放后毕业的校友有钱绍钧（1951

入学物理）、黄豹（1959 电机，已故）、

倪源兴（1961 工物，已故）、孟雅（1960

无线电）、金咸安（1961 工程热物理）、

刘镇球（1961 工程热物理）等。

1963 年是基地大规模接收地方大学

毕业生的第一年，当年输送到核基地的有：

陈达、孙亚今、连环球、房士良、张鸿欣、

张志诚等（以上为工物），袁光钰、徐继彰、

徐进（以上为工化），龙守湛、顾庆中（自控）

贺成功（无线电）等 17 人。而 1964 年一

届基地接收的毕业生已多达三十多人。

可见，在“文革”前后就有很多毕业

生参与核试验，都是各领域的技术骨干，

他们为“两弹一星”

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基地已获得将军

军衔的就有钱绍钧、

叶立润、黄豹、陈

达、朱凤蓉、张利

兴、范如玉、王洪、

王群书、刘国治。

如 今， 双 向 选

择的结果是没有人

愿意选择去荒漠的

戈壁滩了。

1984 年， 我 的

领导杨裕生主任升

任基地研究所所长，

深深感到他的压力来自技术人员的缺乏，

他心急如焚，急切盼望人才。他历来就很

重视名校人才效应，虽受“文革”中批判，

也坚决不改。他在实践中感到，清华的学

生基础好、悟性高、一点就通、有创造性、

有独立工作能力。于是他想出一招，把我

推到了去名校要人的第一线。他首先让我

回到清华大学去动员物色毕业生招聘到核

基地工作，继而扩大到北京其他名校。

1984 年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回

到清华来要毕业生，当时我手持国防科委

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来到了清华大学毕业

生分配办，当时管接待工作的老师看了看

介绍信后，一挥手就告诉我：你回去等消

息吧！此后便杳无音讯了。1985 年，我

再一次迈进清华大门，参加学校的毕业生

供需见面会。这一次正在北京出差的杨裕

生所长下令：凡在北京出差的清华校友无

条件返校参加招聘会，一起去宣传核试验

基地，争取有毕业生到基地工作。

 21 基地领导来清华洽谈人才培养合作，与清华大学领导及有关院系
同志合影。前右 2、4 分别为王大中校长、方惠坚书记。前左 2 为周新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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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到学校，我遇见了老学长、校友

会承宪康和校学生处处长赵燕秦学长。我

和承宪康在校学习时就熟悉，他是我在体

育代表队时的支部书记。赵学长是文艺

社团的团长，住三号楼，体育代表队住四

号楼。这一下就把距离拉近了，我实事求

是地把我们来学校要毕业生的要求告诉他

们，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核试验基地急需

人才的情况。他们对此非常支持，此后每

次来我都得到他们热忱的帮助。赵燕秦认

为：对你们这样国防重点单位应该从政策

上予以保障，要给予倾斜，要给予方便。

后经请示校领导后，她为我们基地制定

了一项特殊政策，按以往规定一般是不

允许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直接见面的，但

是对我们可以例外，允许我们直接和学

生见面，可以到学生宿舍走访找学生谈

心。她说只要你们宣传得当，有学生愿

意去基地工作，可以不受定额的限制，

有多少人愿意去，我们都给你们。工程

物理系管学生工作的戚群力、高宝英老

师，物理系朱赤老师，电子系张英香老师

一经联系都特别支持，主动动员学生，还

向我们推荐学生。

那时候，我坚信清华是有着光荣传统

的，总会有热血沸腾的学生去志愿从事国

防事业，问题是宣传要到位，要把国家的

需要、个人的前途讲清楚。我们就到学生

宿舍去，和学生谈，讲 21 所是国家的重

要部门，是有事业可干的，当然生活条件

比大城市是艰苦的，我也不回避，给学生

讲在那里怎么吃饭，怎么刮大风。我讲话

底气很足，因为我都经历过，我明知那里

生活很艰苦还二次归队重返戈壁滩，这本

身就是个示范，所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这一年就不空手，我争取到了清华 7

个毕业生到基地去。以后几乎年年来，从

1985 年到 2005 年，前后坚持了近 20 年。

后来就不止在清华，也到北京别的学校去

要人。前后争取到五六十个毕业生去基

地工作，其中清华就有近 20 个，他们后

来都成为基地和 21 所的骨干。如黑东炜

（1987 级工物）现任 21 所副所长，党海

军（1984 级化工）曾任第七研究室主任，

现为七室研究员，阿景烨（1990 级工物）

现任基地科技处处长等。其中突出的一位

是刘国治。刘国治到了 21 所后，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他从室副主任、主任，到

21 所副所长、所长，到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少将、院士，入选国家首批“百千万人才

工程”，我国某国防科研领域的学科带头

人。2009 年调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是全军最年轻的副大区级将军。我很感谢

学校最高领导层的高瞻远瞩，高风亮节，

没有从本位出发把刘国治留在学校，毅然

拍板把刘国治输送给了部队。否则，现在

可能就是清华多了一位教授，科学院也可

以多一位年轻的院士，但是共和国的天空

将失去一颗璀灿的将星。

此时，不禁使我想起范如玉学长（1966

工物）在去美国之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你能争取到一个好的人才，从某种意义

上来讲比你完成一项重要课题更有价值。”

二十年来，正是出于对国防事业的热

爱和责任感，我在做好本职科研工作的同

时，打开了清华大学向 21 所输送人才的

大门。现在，学校和基地的关系向纵深发

展，已形成骨肉相联的双边关系。我为核

试验基地技术干部队伍建设，为母校的人

才培养做了一点贡献，感到十分欣慰。


